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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是波兰华沙市多元文化节，下午一点钟，在市中心银行广场到老城之间站满了观众。在锣鼓喧天的花车大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学员的彩船象一幅超凡脱俗的立体画静静展现在观众面前，与热闹喧哗形成鲜明对比，令人耳目一新。慈悲祥和的《普度》、《济世》音乐，优雅平静的法轮功功法动作，吸引华沙市民和各家媒体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录像机，更有观众挤出人群，向法轮功学员挥动双手高喊：popieram（支持）！


彩船到达终点后，停靠在法轮大法展位对面，随行而来的民众开始轮番与彩船合影，更有很多市民站在彩船前面随着彩船上法轮功学员的示范动作一招一式学炼起来，他们拿取法轮功传单，询问华沙的教功地址和法轮大法波兰语网站网址。


站在真相展板前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暴行时，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内心震惊眉头紧锁。一批又一批不解的人群涌向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法轮功学员就一遍又一遍地讲真相，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讲述以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民众对法轮功的信仰。不少人发现桌子上有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不等介绍就开始主动签名，等待签名的人群甚至排队长达十几米远。有几位未带身份证的市民，打电话要家中亲人帮忙查找个人社会号，一定要签名，一定要为法轮功无辜承受的残酷迫害表达自己的立场。


一个中国人在法轮功展位观看了真相，马上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


一个西藏人要求法轮功学员帮忙退出“红领巾”，取消当年上当受骗为中共邪党发出的一切誓言，


还有数拨中国人路过此处，看到法轮功的字样，不再躲避，不再害怕，希望了解，敢于观看，也愿意倾听真相。他们都开始考虑“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问题，虽然最后还没有决定，但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能开始冲破谎言而高兴。


天色渐渐黑下来，还有很多人站在彩船前面在学法轮功，展位帐篷内喜爱学做纸莲花和学写“世界需要真、善、忍”毛笔字的波兰人还在认真学习，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活动结束后，波兰市民才慢慢散去。

















贵州省平塘地质公园门票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场骗局。


● 头发和塑料瓶子烧不坏？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 采访不穿隔离衣、气管切开能唱歌？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危及生命，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房，而且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根本无法正常说话。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鞋套。刘思影术后4天不但接受“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直接穿便服近距离采访，并且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创造了医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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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近日，埃及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桑尼的警察因一月份枪杀多名反对独裁政府的示威者，被通缉并被法院缺席判处死刑。据报道，这是埃及独裁政权倒台后，第一起涉及政府雇员杀害示威者的判刑案例，相信会有更多桑尼这样的警察陆续受到审判。


这样的事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除第一轮对级别高的战犯审判外，在以后举行的12轮审判中，主要起诉的是为德国纳粹帮凶的企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医生等等。一些被纳粹强迫执行命令的人员，也被判了绞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永远否决了“奉命行事”的辩解。


今天，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里，许多警察象桑尼一样不自知地被独裁政权利用着，以执法之名作恶。在中国大陆，“执行上面的命令”，已经成为一些“执法者”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的托词。然而从历史到今天，无数的事实都启示着人们：“执行命令”最终不会成为逃脱天理、法律惩罚的挡箭牌。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以其个人意志成立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它凌驾于法律和一切政府机构之上，是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的国家恐怖主义组织。许多各级“六一零”负责人，卖力参与迫害，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至今，江氏已死，所谓树倒猢狲散，中央“六一零”头目罗干、周永康及许多省市的“六一零”头目已经相继被告上国际法庭。同时，尽管中共封锁消息，全国各地“六一零”头目意外暴死或患绝症的消息不断传出，仅明慧网上的相关报道就有近五百条之多，因其多发性和普遍性，人们称“六一零”是死亡职位，普遍认为是作恶多端招来的恶报。


其实，看看迫害发起者的悲惨结局，看看中共的腐败，已在病入膏肓的穷途末路中，看看近几年来，一万多例，各级610、公安、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恶报的实例，再看看世界上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聪明的人都会理智的思考自己何去何从了，谁愿做警察桑尼呢？◇

















酷刑演示：冰冻与人格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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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2.7亿岁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中国各路地质专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定是天然形成。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一消息。（网上可搜索“藏字石”）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可用真名、化名、笔名）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目前三退人数已达1亿180万，招远父老您退了吗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吗？











亿年古石真叫奇


一分为二显字迹


若问其中玄与妙


天灭中共是真机





【明慧网】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被中共一言堂的“伟光正”谎言欺骗着，错把中共邪党和国家、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混淆在一起，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等谎言的欺骗下，只要一提到“国家”，人们就和中共画上了等号；一说中国人民，人们就觉得应该是“代表”他们的中共；一说中华民族，人们就联想到中共；一说中国历史，人们只知道被中共篡改了的教科书中那些；一说中华文化，人们就只知道中共宣传的那些。谁要说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们就觉得你不爱国；谁要说中共不好，有人就说你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如果是外国人或海外华人指出中国的问题，人们一定也会和中共站在一边并仇恨地说“那是反华势力在捣乱”。那么该如何认识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呢？


一、中国≠中共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痍、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徘徊在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附体于中共，依靠谎言和暴力在华夏神州倒行逆施几十年，它能代表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吗？


二、爱国≠爱党


中共从幼儿园就开始给人灌输“爱党等于爱国”的思想，从小就开始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亲爱的妈妈”中、小学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明确写着“热爱祖国，热爱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人选更是要“政治第一”（实际是爱党第一）。人们从小到大唱的都是歌颂党的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就认同了“爱党就是爱国”。即使历次运动中被整残了的人，在被“平反”后都对党感恩戴德、夸奖党的英明。


那么，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历代不乏爱国志士，例如岳飞、文天祥、张灵甫等等，都被视为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他们爱党吗？肯定不爱，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是爱国志士。岳飞和文天祥离我们较远，也不知道有中共；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不但不爱党反而和共党是仇敌。


从现在来说，中共的许多贪官将国家巨款挪到海外；许多中共党官借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大肆出卖国家的矿产资源，吃子孙后代的饭、破坏自然环境；更甚者出卖国家领土以换取邻国的军事、政治支持中共，这些官员们爱国吗？他们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相反，很多海外华人看到中华大地被中共恶党破坏的满目疮痍、中华神传文明被中共破坏、偷换概念、人民被愚弄，痛心疾首，出于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热爱而不断的大声疾呼、提出批评和建议，难道他们不是爱国者吗？难道他们是邪党所宣传的“反华势力”吗？


这说明爱国和爱党具有完全不同涵义，两者不能划等号。


三、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共党文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朝代更迭，波澜壮阔，源远流长。从文王八卦、诸子百家到儒、释、道三家学说，交相辉映，汇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各种典籍浩如烟海，哺（转下页）（接上页）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中共建政才几十年，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只是一瞬间；它一直把古老的中华文明视为“封建迷信”，并用暴力和谎言完全毁灭了中华几千年文明。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都有一个“苍天”的概念，就如同西方人心目中“上帝”的概念；中国人发感叹：“我的天哪！”，西方人发感叹：“哦，上帝！”，就是说东西方文明都有对神的信仰。而中共是否定一切神的，而强迫民众从小就接受它的教育、把它当作“真理”、“神”。一个全面阉割了自己祖宗文化、把自己视为“碳水化合物”的动物、把外来马列邪教思想强加给国人的邪恶集团，有什么资格评说中华历史？！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耻辱吗？


可喜的是现在已有很多人在觉醒：不做马列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待续 ）














警察桑尼的启示








【明慧网】我是法轮功学员，以下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事情。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刚吃完早饭后，老伴突然感觉心脏不好受，出现心肌梗死的病态，病情发展非常快，我叫老伴快喊“法轮大法好”他就喊出一声后，就不会说话了，面色苍白，眼睛也直了，瞪得大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当时大声喊：“求师父救救我丈夫吧！”就喊了一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奇迹出现了，老伴醒过来了，会说话了，脸色也变过来了，而且身体恢复非常的快，下午就能下地了。


事后我问老伴刚才发生的事，他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一会感觉突然又跳起来了，好象有人用力在我胸前压了一下子，心脏又跳起来了。”我告诉他：那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你。老伴双手合


十激动的说：“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他还表示，等病好了替我做家务事，让我出去讲真相，多多救度世人。


这一切，从远方回来的女儿都看见了，她激动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救了她的父亲。女儿对我说：你师父太神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临走时跟我要了《转法轮》和炼功的音乐。◇





八月二十三号晚六点多钟，山东招远辛庄镇邪党人员、派出所恶警十多人闯到大庄家村七十多岁的老人王桂兰家，从墙头上翻墙而入，非法抄家，王桂兰老人不在家，这些土匪非法抄走老人的电话号码后悻悻而去。后又扑到七十多岁的老人张致祥家，以同样的土匪手法，不打招呼、不走正门，直接从墙头上翻墙而入，翻箱倒柜到处乱翻，张致祥老伴受到惊吓，张致祥老人质问这些不法人员：“你们是何人？为何土匪般跳墙进来？为何到处乱翻？难道没有王法吗？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难道错了吗？难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就要受到骚扰恐吓吗？你们自称政府人员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这些不法人员一个个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九点半以后，这伙人又闯到朱宋村，由村书记带领到法轮功学员徐永芹家骚扰，谎称找人到处乱看，并质问男主人家中有无电脑，男主人说我连手机都不会玩要电脑干嘛，恶徒不甘心的走了。


事后得知，此次不法人员的疯狂行为是为了绑架王桂兰老人的儿子、法轮功学员张致奎。











我和丈夫遭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华沙多元文化节上介绍法轮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及江氏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们都承受了异常的巨大压力，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捍卫大法的尊严，都不同程度的遭受了中共的非人折磨与迫害。下面是法轮功学员刘翠云叙述所遭受无理迫害的经历。


我叫刘翠云，五十六岁，是招远市金岭镇北冯家村人。


从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以来，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家庭同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一样，遭受了地方政府、六一零、派出所等一些部门恶人的残酷迫害，下面揭露的一些真实实例，只是我家这几年受迫害的其中一部份。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报纸等所有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大法。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我乡镇（当时是大户乡镇）政府和派出所约二、三十个人，其中有叫：康英春、王书江、薛洪尧、陈锋等政府干部，他们一行人闯入我家，逼迫我把大法书全部上交。因为“七二零”以前，我家是个炼功点，他们把我当成了所谓的重点人物，我不为他们邪恶的气势所动，我修大法没有错，大法书是我的命根子，我拒绝交书。他们恼羞成怒，几人一齐朝我丈夫拳打脚踢，（我丈夫也学大法）打够了，这些恶人们就动手把我家墙上挂的师父法像、桌子上的大法书、同修们在我家炼功坐的垫子都抢走了，然后拿到我村的村南头都烧毁了。


七月二十五日中午，以王书江、王学朋、薛洪尧、康英春、藏凤友等乡政府干部，把大户乡的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全部都叫去乡派出所的大院内，让我们站在太阳下曝晒，那天天特别的热，有三十六、七度，有一个叫杨菊花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被晒的昏过去了，送去医院抢救。一直晒到太阳偏西了才叫我们回家。


第二天，政府的恶人干部又把他们认为的重点人物，全乡约二十多人，都叫到了乡计生办，中午，全部推到院子里在烈日下暴晒。院子的地是由石子和沥青铺成的，烈日一晒，温度很高，恶人们先叫我们坐在地面上，等坐的温度低了，不那么烫人了，就叫我们站起来，等把地晒热后，再叫我们坐下，就这样反复多次，一直折腾到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偏西了才叫我们回家。


九九年的十月一日下午，政府恶人薛洪尧带领几个人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乡派出所，那天被绑架的还有同修杨克云、原发翠。我们三人被单独关押在三个房间。到了傍晚，恶人们要去吃饭，薛洪尧、王书江叫我们三人，每个人两脚各踩一个砖，两个腿弯处各夹一个啤酒瓶子叫我们蹲着，并派人看着不让我们动。


大约蹲了有四个多小时，恶人们回来了，薛洪尧进门对我们三个挨个询问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们都说“炼”，他就对我们挨个打，打累了，过来指使我，叫我打杨克云，我告诉他：杨克云和我无冤无仇的，我打她干什么？我不打。他再次要求我，再次被我拒绝，这时，他发了疯似的说：你不打我教你打，说着就朝我的脸部、头部用手拼命的打，当时听到啪啪的声音很响，我被打的头发昏、眼前发黑、耳朵一点也听不到声音了，脸被打肿了，从嘴里不停地向外流血。之后打累了，又指使杨克云叫打我，杨克云不打，他又把杨克云毒打了一顿。那一晚上，我们三人被从各自村里叫来的妇女主任看了一夜，不让我们睡觉，第二天才把我们放回家。


九九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丈夫进京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他一到北京，就被北京的警察劫持到了昌平看守所，当时那里关押了很多各地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报地址和姓名，恶警逼迫他们赤脚站在从厕所里流出来冻成冰的尿液上。有一个学员被恶警打得头破血流。


二零零零年农历正月初三日晚上，大户乡政府知道了我丈夫去了北京上访的消息，由恶人薛洪尧、王书江领着几个人闯入我家，对我破口大骂，走时把我家的两台录音机和炼功带拿走了。后由王书江等人去北京拉我丈夫。


到了北京，一见我丈夫，恶人王书江就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我丈夫身上仅有的二百元钱也给搜去了。在回来的路上，恶人们都坐在轿车内，把我丈夫塞到汽车的后盖里，我们地区离北京有一千多里的路程，车要行驶十几个小时，车盖内缺氧很憋气，我丈夫差点被憋死。初五日傍晚，我丈夫被他们拉到了大户乡政府大院内，把我丈夫拖下车之后，一帮恶人对我丈夫又是一顿棒打、拳打脚踢，当时有七十多人围观。恶人们把我丈夫打了个半死，怕出人命才住手。到了晚上又把我丈夫拉到了乡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恶警们让我丈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手被铐在他们睡觉的床腿上。第二天，我去派出所送饭，看到我丈夫被恶人们迫害的很严重，手不会拿东西，两只手发抖不停，肋骨疼痛不敢喘气，我只得一点一点的喂了他几口饭。到了晚上，派出所姓孙的所长把我丈夫用绳子捆了起来，拽着头发又拼命的毒打了一顿，因伤势严重，把我丈夫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发现被打断了一根肋骨。检查后又把他拉回派出所非法关押。


正月初十日晚上，恶人薛洪尧又带领几个人把我和同村的法轮功学员刘志叶绑架到了计生办，那里已关押了十三、四个人，那天晚上不叫我们睡觉，让我们站在寒冷的屋外罚站，反复好几回，一直折腾到天亮。还有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政府来了很多人，有王书江、王学朋、薛洪尧、藏风友、康英春，还有打手王京芳、孙启全、陈锋、刘强等恶人，他们先叫我们赤脚站在外面的雪地上，他们在屋里点着名挨个叫进屋，然后拿着胶木棒没头没脑的对我们进行毒打。恶人王书江恶狠狠的说：上面有指示，打死你们白打死，死了把你们送到厕所的大粪坑里去。有个叫刘大公的男性老年学员（已去世），恶人们把他的棉衣扒下来，只让他穿一件内衣，然后往他的脖子里倒雪。


有一天，恶人王书江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向我要钱，说我丈夫上北京扰乱社会秩序，罚我家五千元。那时，我被关在计生办，我丈夫被关在派出所，家中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说我没有钱交，王书江就指使陈锋、王京芳拿着胶木棒子朝着我身体后侧打，我被他们打倒在地，全身被打的发青，被胶木棒打的地方，用手一摸发硬，打的我浑身疼痛，那些日子连坐都坐不下。


政府恶人们手段卑劣。有两次赶集，把我们十几个法轮功学员用绳子一个接一个的拴着（也有我丈夫）沿集游街示众，侮辱我们的人格。这次，我们被关押了五十多天，每人被勒索了五百元钱才放回家，我丈夫在派出所关押了五十多天，被勒索了五千元钱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的一年里，大户政府的恶人们几乎天天骚扰我们，一年中，我被恶人绑架七次，生活不得安宁。


二零零七年，我村干部冯善友，为了得点额外的财，构陷我和刘志叶。那是农历的七月十九日晚上，金岭镇邪恶的六一零头目刘淑梅带领招远市六一零、国保大队的恶警闯入我家，看我不在家又开车去了同村刘志叶家，连同在她家串门的法轮功学员刘淑敏一起绑架到了招远市玲珑洗脑班非法关押了很长时间。恶警们没有抓到我不甘心，在同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晚上六点多钟，刘淑梅又带领金岭派出所、招远市六一零、招远市国保大队的恶警十几个人，其中我知道的有李建光和孙启全，他们土匪一样翻墙闯入我家，将我拖上车后，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并抢走了我家的影碟机、收音机、所有的大法书、还有接收卫星的大锅，随后连我丈夫也一起绑架到了洗脑班黑窝。在那里，恶人们天天逼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相，逼迫我们写所谓的背离大法的几书，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才放回了家。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金岭六一零头目刘淑梅又指使几个人，又去我家以回访的名义骚扰我们，还欺骗我去政府谈谈话，被我坚决拒绝，我丈夫因被他们迫害的太重，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次恶人走后，我丈夫吓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处于恍惚状态。














酷刑演示：毒打








